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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 言

“很抱歉打扰大家，我们组十一人联

合实名举报导师学术造假，我们深知个人

的力量太过渺小，因此敬请大家关注、支

持、转发，谢谢！”1 月 16 日下午，在一

个以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主要成员的科研

微信群里，有人发出这样一段话。

紧随其后的是一条题为“如何看待

211高校华中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系黄某若

教授十几年如一日的学术造假行为？”的

链接，以及一个长达 125 页的 PDF 文件。

这份文件的格式形如学术论文，有目录、

前言、讨论、致谢，此外，黄飞若涉嫌篡

改实验数据、实验图片造假、论文不当署

名、操纵同行评议、教材编写抄袭等问题

用文字和图片、数据一一论证。

发言的人叫张黎，是华中农业大学动

物科学技术学院、动物医学院研究生，此

时正和他的 10 名“战友”一起，在各个

平台呼吁人们转发关注。不久，有该课题

组包括两名博士生和 9名硕士生鲜红指印

的举报信在网上流传，他们的导师是举报

对象，是该校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黄飞若。

“举报的同时已经做好了‘跑路’的

准备，把实验室的个人物品都拿走了。”

张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与此同

时，这份举报材料也被递交给校内有关部

门，并在两三个小时内得到回应。

微信群里，有人担心地问：“我第一

念头是你们怎么毕业啊……”张黎回复：

“起码我是肯定毕不了业的，因为我博四

了哈哈。”“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后果肯定

都知道，都是成年人”。

“在虚假数据和成果的掩护下，黄教

授和相关受益人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戒，

还获得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项目资助，

同时也获得了学术声誉和地位。”在举报

材料中，他们呼吁相关部门对其造假行

为进行彻查和严肃处理。

当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

院、动物医学院发布情况说明，立即成立

工作专班，启动调查程序。 1 月 19 日凌

晨，该校通报，初步认定黄某某存在学术

不端行为，停止其校内所有职务和工作，

组建导师组全面负责该课题组研究生培养

工作。该校坚持对学术不端和师德失范零

容忍，将进一步对举报问题进行全面调

查，根据最终调查结论依规依纪处理。

125页的举报PDF

与黄飞若一同在读的 15 名研究生

中，11 人选择了参与举报并署名。出于

知情权的考虑，举报前，他们也询问过

课题组里的其他同学要不要参与举报，

“但有的同学不想参与，每个人的想法不

一样”。

为完成长达 125页的举报材料，他们

准备了近 1个月，重点指向了学术造假的

问题。在这份 PDF 文件中，详细列出了

黄飞若参与和指导的 15 篇期刊论文以及

19 篇学位论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两

篇本科、14篇硕士和 3篇博士学位论文。

这些论文时间集中于 2016-2023 年，

涉及的问题包括篡改实验数据、科研图片

造假、操纵同行评议等。

以发表在肝肠疾病领域的一篇论文为

例，他们将该论文与主要作者的学位论文

对比，发现多处数据被“移鼠接猪”，同

样的实验图片，在不同的论文中被标注为

“小鼠肝脏中的蛋白表达结果”和“仔猪

肝脏中的蛋白表达结果”，“仅通过裁剪的

手段，就把鼠的结果转移到了猪上”。

论文中一些送检的数据，也经过了

“二次加工”，比如 2019 级一位博士生在

每个分组中实际只送检了 3个样本，但作

图时标注 10 个数据点位，论文中也标注

样本量为 10。
而在 2021 级一名硕士的学位论文

中，实际仅检测了 1个鸡血液样本，却得

到了多个不同复合水乳剂添加量下的检测

结果。而这份被处理过的指标同样出现在

另两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中，尽管 3人学

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实验所饲喂蛋鸡的物

质都不相同。

参与举报的学生说，目前列举的都

是经他们反复比对有实证的，而有些论

文数据可能是凭空编造的，需要进一步

的调查。在部分列举的期刊论文中，也

有参与举报的学生被标注为合作者，他

们解释是，有些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

下署名，也有一些是在“延毕”的威胁

下被迫参与。

为何这些造假论文能突破审稿，发表

出来？在知名学术打假人“扮虎”看

来，多年以来，期刊审稿人基本上都是

只评判论文的科学创新、方法的可靠

性，以及讨论其发现的意义和局限性，

几乎从来都没有义务去验证数据的真实

性，“所以造假，只要不是特别过分和明

显，很难被发现”。

他举例，有的投稿者也会找关系审稿

人，“自己草拟一个审稿意见，关系审稿

人基本放水”。这一情形在举报材料中也

有呈现：黄飞若指导的博士后称期刊审稿

人是黄飞若的熟人，让组内同学“自己草

拟审稿意见、操纵同行评审”。

不配合的被孤立

华中农业大学第四教学楼 4楼近期成

为该校学生的热门“打卡”地。在学校公

布学术造假的初步调查结果后，黄飞若的

照片和简介从这里被摘下。此前，他曾作

为该校 2019 年教学质量优秀一等奖的获

得者被表彰和展示。

在学生们看来，黄飞若的履历充满光

环。公开资料显示，1999 年，黄飞若进

入华中农业大学读本科，2008 年从这里

博士毕业。留校成为讲师后，他于 2017
年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动物分子

营养学和饲料加工工艺领域，他主要研究

肠道、肝脏以及脂肪组织营养代谢与表观

遗传调控之间的关系，曾主持“十四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973”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的科研项目。他

还入选了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

并出任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主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比对发现，多篇

被指控论文被黄飞若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项目成果，列入项目结题报告中。

参与举报的 11 人中，既有从外校考

研录取的学生，也有经推免升学的本校

生。在选择导师阶段，荣誉满身的黄飞若

吸引了他们。

2014 年，张黎以超湖北省一本线近

50 分的成绩考入华中农大生命科学技术

学院，多次获得奖学金并得以推免，还荣

获学校优秀本科毕业生的荣誉。

本科阶段，张黎上过黄飞若的课程，

推免时，“他跟我说在他这能有很多成

果，以后会有高薪工作”。但进入研究生

阶段后，落差不断出现。

2022 年之前，课题组 20 多名学生挤

在约 20 平方米的小房间内，这里除了供

他们自习，还充当实验室的角色。实验室

内除了 4平方米的细胞间，并没有独立的

实验空间，也没有什么实验设备。

2022 年入学的林嘉回忆，入学前，

黄飞若曾在电话中告诉她，课题组的实验

仪器先进，且即将搬入新的大楼，环境优

美、条件完善。来到这里她发现，课题组

连最基础的概略养分分析仪器分析天平都

没有。“没有哪个课题组是什么仪器设备

都有的”，导师告诉她，相关仪器去另一

个老师的实验室借就行。

她后来才知道，那里的实验仪器可以

供本科生使用，但研究生需要付费借用，

黄飞若并不愿意出这笔钱，而是让她送一

些水果之类的礼物通融一下。

除此之外，一些实验必要的材料黄飞

若也不同意购买。林嘉做发酵试验用的发

酵菌种、王梦需要的实验细胞都靠张黎联

系本科同学借来。“因为自己淋过雨，所

以想着为他们撑下伞，也是作为师兄的责

任。”张黎说。

更离谱的是，林嘉论文中有动物实验

的部分，需要对猪进行饲养试验。 2023
年 8月底，她按黄飞若的要求把猪的日粮

配方发给博士后姚某指导，没有收到回

应。之后，黄飞若在组会上表示，她实验

所需的猪已经在养，建议她找姚某探讨需

要检测的指标。等到 11 月，姚某告诉她

这些指标需要找专业的公司检测，黄飞若

则告诉她已经在检测，月底就可以出一部

分结果。而在此后一周的组会上，黄飞若

说非洲猪瘟严重，“560 头猪，全死光

了！”整个过程中，林嘉从没见过这些猪。

最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论文涉嫌造

假。硕士生的两年，张黎在总结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些综述性论文。他也

曾就实验室缺乏实验条件询问过黄飞若，

得到的答复是相关样品会送出去检测。但

转入博士之后，张黎才逐渐接触问题“核

心”，有些人不做实验，论文不停产出，

所谓的“送检”，得出的数据又往往和样

品对不上。

“考研也好，保研也罢，我们都是想

来学东西的。在这里学不到东西，还要经

历不该承受的压力，大家对科研就会从充

满热忱逐渐失望，到最后心灰意冷。”张

黎说。

“分手”的决心

“不约而同”，张黎以此来形容这次举

报。事实上，行动前，他们也不敢在课题

组内问其他人的意见，“你怎么判断他是

怎么想的呢？万一直接告诉导师呢？”

但长期在一起的工作和生活让他们识

别出了“同伴”：那些认真做实验，希望

踏实做科研的人。

此前他们曾了解过能否更换导师，但

现实的情况是，更换导师的表格上必须要

黄飞若本人签字。黄飞若 2022 年招收的

一名博士生，因为“感觉在这里做不出东

西”，半年后选择了退学。

在北京一所 211大学任教授、博士生

导师的张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

多数学校，更换导师只有在双方协商一致

的情况下才会很顺利，“但如果能达成一

致就不会闹到换导师”。

事实上，研究生的招生名额是导师的

一种重要资源，牵扯多方面的利益，而其

他导师又会有多方面的考虑不予接受，

“我怎么面对他的旧老师，他们之间的问

题到底出在哪儿？学生是不是很难管？中

途学生已经浪费了一年两年，到我这要换

一个新的方向，我怎么保证你正常地毕

业？半路出家做我的课题，对我来说也不

是一件有利的事。”张铎说，“管理者也不

太希望看到这种事发生，如果出现很多换

导师的情况，总体来说学院的名声都不是

特别好。”

让课题组研究生们有所顾虑的还包

括，黄教授曾在课题组组会上多次讲过：

“不要在网络上发表任何言论”“我背后有

学校年薪 50万的专业律师团队”“你就算

在网上发表了，别人都是来看笑话的”。

之所以下定决心、实名举报的一个契

机，是因为到了考研成绩即将公布的时

间，他们担心后面的考生误选黄飞若作导

师，“万一有更多人受害呢？”

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不愿意带着学

术造假的污点毕业。王梦在社交媒体上写

道：“我曾多次崩溃，真的搞不明白自己

要如何才能顺利毕业，如何才能保持清

白。他们怎么可能让你清白。”

“我比任何人都明白博士学位对我的

重要性，”预计在 2024年 6月博士毕业的

张黎在社交媒体中写下这些话。他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参与举报的应届毕业

生，都已经达到了毕业要求。他们比任何

人都清楚，一旦黄飞若被认定为学术不

端，他们几乎肯定无法按时毕业，甚至能

不能毕业都不得而知。

作为硕博连读生，如果无法获得博士

学位，张黎甚至只能以本科生的身份找

工作。有朋友劝他：“为了这样一个课题

组，搭上自己的学位，值得吗？”但在张

黎看来，他们做的只不过是一件自己认

为正确的事情，“早在作出这个决定之

时，我们就已经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

备。总得有人站出来的吧！”“即使我这 6
年打了水漂，但我揭发他，给后面的人省

了多少个 6年。”

研究生们选择了实名举报的形式，问

题集中在学术不端上，“我们只是反映情

况，不是调查人员，担心一些东西核实不

了，会成为我们的问题”。在此之前，他

们选择瞒着家人，不想让他们担心，看到

新闻后，家人也表示了支持。

“我也害怕过。”张黎坦言，举报当天

晚上，黄飞若就找到了他们，还轻轻拍了

拍他的肩膀，“没关系，大家一起把事情

解决好，有什么就说什么，这也是我以后

带好学生的一步”。那一瞬间，长期的积

威还是让他感到了恐惧。

事发后，黄飞若拒绝了多家媒体的采

访。1月 18日，黄飞若曾向上游新闻记者

回应，学生举报内容全部不实，“有个学

生带头，他威胁别人，一起举报，一起签

字了”。张黎感到很可笑，“学生威胁学

生，是我这些年来听过的最大笑话”。

举报并不易

尽管涉嫌学术造假的导师只是少数，

但对于研究生个人来说，一旦遇上就是

100%。在这种情况下，下决心与导师

“分手”，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

某 985高校的博士研究生孙轩感动于

张黎的勇气，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自己也曾想举报硕士阶段的导师涉嫌

学术不端，但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走出

这一步。

孙轩的硕士论文实验需要用到多个数

据指标，其中一个需要自己长期观察测

量，其他的数据由导师提供。但拿到数据

时他就感到“有问题”，其中一个模型数

据与现实的拟合系数高达 0.99，“做过我

们学科实验的就知道这个数据不靠谱”。

孙轩不想用这组数据，也导致论文进

度卡壳，从而被导师批评“傻”“笨”，他

也不得不把这些用在论文里。而导师的其

他研究，在他看来可能也存在“数据经处

理”的问题。

这些都给他的心理带来极大的压力，

对科研一度充满悲观和绝望，“自从把毕

业论文写完以后就不想翻开它，觉得恶

心，如果不是必要，我不会提自己的硕士

导师，想和他撇清关系”。

“对于学生来说，最先想到的就是

‘往前看’，但凡能看到一点点希望就不会

撕破脸，何况证据收集很难，只能称得上

线索，很难作为‘实锤’提交。”孙轩

说，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想继续做科研，

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或多或少会受

到影响。

孙轩曾联系过一位博导，询问对方有

没有招生名额，但转头他就收到了硕导发

来的聊天记录，“他们应该比较熟，感觉

在敲打我，要留在他那里继续干活儿，不

要想往外面跑”。

个别涉嫌学术造假的导师也往往采取

各种手段，避免被举报。2016 年，天津

大学化工学院研究生吕翔，因无法忍受该

院张裕卿及其女儿张丝萌的学术造假而选

择退学。直到 4年后，他才写下 123页的

举报材料，细数导师人为操纵数据、将造

假文章反复利用，还将论文不当署名给女

儿等问题。

“当时实验室的氛围是认真做实验被

骂，造假被夸，因为你要是认真做实验，

你的实验结果不仅不会比前届的好，而且

还能把前届的实验结果推翻。”在吕翔看

来，课题组的同学们只能唯唯诺诺，任导

师摆布。

张裕卿的杀手锏就是：“还想上不？

还想毕业不？”更有甚者，他还要求学生

毕业时签一份声明，声明这些实验数据都

是真的，不签就不让毕业。“一是万一以

后有人举报他造假，他就会说都是学生干

的，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二是警告学生不

要把造假的事情说出去，要不然和学生自

己也脱不了关系。”

考虑到种种原因，直到退学 4年后的

2020年，吕翔才下定决心举报：“一是因

为我们传统的观念就是能忍则忍，没有举

报的传统；二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哪里举

报，怎么举报；三是因为我认识的同学还

没有毕业，怕举报了张裕卿会影响其他学

生顺利毕业，毕竟学生都是无辜的。”

公开举报后，天津大学成立了调查

组，认定张裕卿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张裕

卿承认其本人有学术不端行为，并愿意承

担全部责任。天津大学随即解除了与张裕

卿的聘用合同。

2022年 5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监督委员会公布了对张裕卿等发表的

17 篇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调查结果。经

查，7篇论文存在署名不实的问题，11篇
论文存在图片重复使用问题，两篇论文存

在数据造假问题。随即撤销其两个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追回已拨资金，取消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 5年。

导师权力如何界定

2020 年教育部印发了 《研究生导师

指导行为准则》，要求导师不得违规随意

拖延研究生毕业时间；不得以研究生名

义虚报、冒领、挪用、侵占科研经费；

不得侮辱研究生人格，不得与研究生发

生不正当关系等。但相较而言，一些研

究生处于弱势，一些“不良”导师握有

“生杀大权”，也能规避前述规定给学生

“穿小鞋”。

黄飞若课题组 11 名学生实名举报

后，一些研究生表示，举报材料中涉及的

克扣补贴、言语打压、威胁不毕业等问

题，或多或少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也使得

他们不停为此转发声援。

“希望这种‘不良’导师权力过大的

问题得到重视，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管

理，多去关心和照顾学生，让学生的权益

得到保证。”张黎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引

起重视。

“学生没有生产资料，科研的方向要

导师定，实验的仪器、试剂需要导师买。

一旦关系破裂，学生受损失的可能性是更

大的。”张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尽管学校也会强调师德师风一票否

决，但学生不举报，学校很难深入具体的

课题组，评估一个老师有师德师风问题。

近年来学生维权的意识提高，自媒体的发

达，也让类似的问题得到了曝光。

“这几天有学生跟 12345 打电话，说

导师不让他回家过年，学校导师群马上就

通报这个事，说不能这么干。”张铎举例。

他观察，身边导师和研究生的相处模

式，基本上可以分为 4种：一种是单纯为

了培养人，不考虑研究生的产出，就是为

了培养他成长，这很理想化，也符合社会

对于一个大学教师的期望；另一种状态是

共同成长，导师需要科研产出，学生毕业

找工作也需要产出，双方配合得比较好，

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还有一种不太匹

配，学生有点“躺平”，做实验上手很

慢，也可能对导师的课题不感兴趣，导师

期望要的成果，研究生又跟不上，是比较

紧张的状态；最后是一种极端的状态，纯

粹是压迫式的，不管研究生怎么考虑，导

师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一般成为新闻事件

的都是这种。

“不积累到生死攸关的程度，研究生

一般是不愿意或者不敢提出来的。”张铎

分析，“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相对比较短

暂，有的时候等问题暴露出来，一年两年

忍忍就过去了，而举报是没有回头路的。”

高校对科研的高标准考核会把压力传

导到研究生身上，张铎深有感触：“很多

学校本身是不要求研究生发论文的，但是

要求了导师，导师肯定就要求研究生了，

研究生想进高校，也得提前‘卷’，博士

期间你得有好的论文产出，大家只要是一

个系统压力肯定是相互传导，谁也不能独

善其身。”

近年来，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在扩大，

就业压力依然不小，不少研究生并没有继

续深造的打算，希望“混个毕业”，甚至

提前离校找单位实习，这也会引发导师的

不满。招研究生是期待你出成果的，结果

来了完全是消耗导师的资源，两方的目标

不一致，就非常容易出问题，“权利和义

务一定得是个平衡的状态，学生如果只考

虑获得、考虑自己的成长，导师的积极性

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类似的举报要实事求是，关注合

理的需求，不能成为一种风气。”他建议。

科研界也做了相关反思。《科学》（Sci⁃
ence）杂志也支持在其官网“致青年科学家

的信”专栏发表了 4 位学者的观察和研

究，他们对数百名研究生和博士后进行了

匿名调查，一部分存在欺凌、歧视、学术

不端等行为的导师被称为“有毒”导师。

他们建议研究生，大多数情况下，应

对“有毒”导师的最好办法是离开他的实

验室——但这种导师往往不愿意让学生换

实验室，可能还会暗中操纵、施压，强行

使人留下。因此，研究生需要向有行政权

力的系主任、院领导申请，留下纸质记录

也会很有帮助，比如观察到导师学术不端

行为后，收集电子邮件、写笔记，“这之

后，你可能会提出正式的投诉或举报。虽

然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但可能会使未来的

学生免受其苦”。

如何制约导师权力？前述文章提出，

学校应建立机构内部的变革和问责机制。

比如，在年度审查和晋升考核时，请研究

生和博士后对导师进行正式评估，或成立

教师指导委员会，在学生和导师间保持中

立并帮助解决争端。

如今，张黎和同学们在跟新的导师组

接洽，“双向选择”，也在期待最终的调查

结论尽快出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嘉、王梦、
孙轩、张铎系化名）

（左图）举报材料指出，黄飞若指导的部分论文中存在“移鼠接猪”的

造假操作。 受访者供图

“ 分 手 ”的 决 心

□ 田 瑜

因为脚踝扭伤，这半年我去了不少医
院，涵盖社区医院、一级专科医院、知名三
甲医院、私立专科医院各级各类。前后经历
过9位不同科室的医生，涵盖骨科、运动医
学科、疼痛康复科等。

医院是个神奇的地方，在医院的时候，
你觉得这里是最大的世界；走出医院，你又
觉得医院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落，一个总堵
车的路段，一个只有名字没有内容的地标。

大部分情况下，医院不是一个让人愉
快的地方。有时，这一不愉快程度，与医院
规模成正比。我去过的一家三甲医院，除了
电梯管理员，几乎没有人是好脸色的，挂号
单上有二维码和条形码，去分诊台扫码报
到，刷上了二维码，护士突然怒气冲冲：“没
看到是让扫条形码吗！”有时，问路也会戳
到分诊台护士的雷点。大医院像一个迷宫，
走一步看一步，走错了还不好回头。有人在

社交媒体上愤怒吐槽，“在医院问什么都被
骂，不问搞错了又被骂”。

在普通门诊，病人相对少，医生也松
弛。年轻医生看诊小心翼翼，说话慢且郑重
其事，甚至有心思安慰病人，“受伤就是很
容易emo（伤感），慢慢就好了”。出来后，我
心情大好。后来，该院的专家判断我需要手
术治疗。这位专家的号非常紧俏，我抢到一
次，医院刚开门就到了，当时诊室还没开
门，门口已经挤得全是人，推轮椅的、拄拐
的、拉着行李箱的，很多人都紧绷着站在诊
室门口的1平方米里，瞅着机会挤进诊室
申请加号。医生来了，一群人挤上去，医生
脸色很难看，我听他对助手、病人，或者是
自言自语道：我今天不加号。

站在医生角度，也能理解这种苦境，在

这样热门的诊室，加号有时意味着上午的
门诊医生要看到下午两三点，不吃不喝不
上厕所。一位在医院工作的熟人曾说，每天
见到的都是疾病、痛苦、焦虑，时间长了心
情也不好。“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
慰”的医学宣言，在庞大且扎堆的病患基数
上，总是难以实现。我遇到过一位柔声细语
的抽血护士，擦酒精时和我说“不疼不疼”。
抽完血，她还细心地帮我把单子塞进耷拉
着的另一只手里，说伤口要“用3个手指头
按住”。当天在医院里到处被人怼的我，差
点感动流泪。我往外看看人挤人的大厅，再
看看流水线作业的抽血台，好奇，什么样的
人做着这样一份工作，还能有这样的耐心。

在医院，巨大的信息差让我变成一个
一年级小学生，医生随便说一句话，我就能

当作真理琢磨好几天，因此问诊时总是提
前理好问题小心提问。社交媒体上有医生
说，医生看诊最讨厌的几种病人，包括“百
度看病的、太焦虑的、问题太多的”。随着网
络问诊和社交媒体兴起，这样的病人越来
越多，医生感受到更多的“不被信任”。我可
能就是“问题太多”的病人，但就我而言，提
问其实是一种信任。

我打开了一部 2014 年播出的电视剧
《产科医生》，剧情狗血，我却从头看到尾。
剧中的女主角说，“做医生最重要的是什
么？是得到患者的信任”。我有点恍惚，信
任，在陌生人之间培养起来是如此之难。

我的姐姐学公共卫生管理，以前我和
她一起吐槽，在家乡小县城，父母去看病，
总要找个关系、托个熟人介绍，现在我理解

了。冰冷的医疗体系让人有种天然的焦虑、
恐惧。我们之前也不理解为什么父母总觉
得“家里某个小诊所、小医院的医生，比大
城市的更好”，半年的问诊后，我理解了。有
时候，他们可能只是想找个信任的医生聊
聊天。某种意义上，伤病是一个只有医生和
病人掌握的秘密，如果不能和医生聊，又要
找谁去聊呢？

我在社区医院康复科做过一段时间理
疗，那位医生温柔耐心，她和那里的老人、病
人都很熟，虽然她忙得脚不沾地，但还是会
因为来晚了一分钟和躺在治疗床上的大妈
说“对不起啊”。那段时间，去社区医院做理疗
成了我最期待的事，因为“没那么大压力”，而
且我第一次感觉，医生在听我说话。后来我
来到一家一级专科医院，医生告诉我，我在

社区医院做的加热理疗是没效果，甚至是反
效果的。就是这么无奈，就医过程中，舒心和
高效，总是不能兼得。病人既想得到最准确
的诊断，又想被看见、被倾听，是奢侈的。

崴脚第三天，我去了家附近一家三甲
医院的急诊，当时我症状轻微，医生让我拍
了CT确认骨头没事，说是小问题，两周就
能走路。我开开心心回家了，两周后还走了
不少路。后来，运动医学科医生告诉我，当
时没打石膏，错过了制动期，韧带长不回去
了，需要手术。我无数次在心里埋怨过那位
急诊骨科医生，回想，如果当时他提醒我做
更好的固定，事情就简单很多。

前两周，因为需要补当时的急诊病历，
我又回到那家医院。我从分诊台找到诊室，
从诊室找到病房，从病房找到医生办公室。
敲门进去，我第一次看清楚这位医生不戴
口罩的样子，他很年轻，热心、谦逊，有一点
腼腆，帮我调出几个月前的病历，教我怎么
去打印。我突然觉得，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最后对他说，谢谢啊！

崴脚问诊记

（上图）华中农业大学发布的通报。 华中农业大学官方微博


